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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沈轶伦

九段沙：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长江河口和东海交汇处，有一片完全原生态湿地露出水面———这个

如今被大家称为“上海最后的处女地”的地方，就是九段沙。

这道浦东、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属于此时此刻，更属于未来生活在这城
市里的居民后代。

上记忆海

笃鲜腌

一切都像一幅油画

孙瑛不是第一眼爱上九段沙的。

事实上，在被领导找去谈话，第一次听
说自己要被派到九段沙工作时， 她愣住
了———这可是当时地图上找也找不到的地
方。

孙瑛第一次认识真正的九段沙要到这
一年的秋天。2000年 10月 18日清晨， 孙瑛
乘坐着租用的渔民的小木船，顶着风浪在海
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第一次进入真正的九
段沙湿地。

眼前的沙洲，是这样的生命绿洲———

沙洲的潮滩上， 茂盛的海三棱藨草，葱
葱郁郁望不到边。芦苇随风摇曳，在斜阳下，

好像一段旋律。秋日的光线，照射在湿软的
沙滩上，水里鱼儿悠悠游来，沙滩上的小洞
里，小螃蟹冒出头来。远眺市区，天空中时闻
鸟鸣，还能隐约望见东方明珠的轮廓。而那
城市的喧嚣却是离得很远了。眼前，只有水
面上几艘船只的剪影，波光粼粼中，一切都
像一幅油画。

这美震慑住了孙瑛。一路乘船颠簸而来
的辛苦，此刻都被抛在了脑后。孙瑛站在沙
洲的潮滩上，开始琢磨这份差事———浦东新
区刚刚批准成立的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
管理署署长。眼前的这块长江口湿地属于此
刻， 更属于未来生活在这城市里的居民后
代。她有责任去守护它。

九段沙从何而来

九段沙从何而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
是一个关于上海从何而来的问题———滚滚
而来的长江，每年要夹带几亿吨泥沙。到了
江海交汇处，地势平坦，水流速放缓，泥沙由
此沉淀，长期淤积成新的土地。目前官方统
计，上海的面积是 6340.5平方公里。但事实
上，上海现在还在不断新增土地。20世纪 60

年代，在长江河口和东海交汇处，有一片完
全原生态湿地露出水面———这个如今被大
家称为“上海最后的处女地”的地方，就是九
段沙。

这位在长江南支河段中最年轻的“新来
者”，总面积 420.2平方公里，差不多有整个
浦东新区的 1/3大，四面环水，坐船绕岛一周
要一天时间，也是国内唯一基本保持原始河
口沙洲地貌及发育过程的重要地区。其东西
长 46.3公里，南北宽约 25.9公里，是长江口
最靠外海的河口型新生湿地，由上沙、中沙、

下沙和江亚南沙四个沙体及周边水域组成。

它处在海洋、河流、陆地三大生态系统相互
作用中，是呈自然演替状态下的典型河口型
潮汐滩涂湿地，对研究地球生物演进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意义重大。

2000年年底，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管
理署的场地、手续、人员都齐备了。署里的工
作人员和上岛的科学家们，就这样见到了两
个孙瑛———一个喜欢时装，爱美，喜欢喷香
水和化淡妆；另一个，会赤脚在滩涂上走，也
能一下子跳进泥潭里， 半个身子裹上了泥
浆。

九段沙有种被当地人称作“海狗”的小

虫，个头还没有蚊子大，但给它咬上一口，痛痒
无比，往往一周过后还没有消退。一次，一个黄
梅雨季，孙瑛上岛去调研，被岛上的“海狗”咬
得满身是包，尤其是双脚至大腿，密密麻麻的
麦粒大小的红肿块。

经过不懈努力和多次野外科学考察，孙瑛
和她的团队完成了《九段沙科学考察集》《九段
沙湿地图集》等一手调查资料。2005年 7月，九
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晋
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填补了上海没有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空白。

据 2017年监测： 保护区记录到海三棱藨
草、芦苇等高等植物 52 种，藻类植物 139 种，

昆虫 392种， 大型底栖动物 113种， 鱼类 135

种，其中历史上曾有记录的国家级保护鱼类白
鲟等 5种。

每年冬春之交，鱼虾肥美，也是鸟儿做客
最频繁的时候。 九段沙位于东亚—澳大利西
亚候鸟迁徙路线上，每年都有大量的涉禽（包
括鹤形目、鹳形目、红鹳目和鸻形目等目，指
那些适应在水边生活的湿地水鸟）在此停歇。

在一次例行鸟类考察中， 科学家在九段沙发
现 76 只濒危鸟类黑嘴鸥，该鸟为国家二级保
护鸟类，世界濒危物种，曾被认为基本绝迹。

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孙瑛，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
始，看到了人生前三十几年从未看到过的“百

鸟云集”。

根据统计， 九段沙的鸟类有 210 种，有
59.5%?125种） 被列入中日候鸟保护协定，有
24.8%?52 种） 被列入中澳候鸟保护协定，有
7.6%?16种） 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红色名录。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鸟的王国”。

鸟的背后，有人的眼神

在九段沙上沙的小码头上，窗口处，管理
署设置的望远镜扫视半空， 守护员在观察鸟
情。管理署的工作人员通常两个人值班，一上
岛要待上一周。刚开始睡的是地铺，喝的是明
矾沉淀净化后的水，没有电，后来才渐渐有了
宿舍。但这里依然缺少淡水，没有食物，一切都
必须从市区运来。

管理署人员的“退让”和“简易”，是为了把
天地留给动物们享受“占据”和“丰饶”。而管理
人员的存在本身， 也是为了阻止偷猎者的觊
觎。至 2017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九段沙开展
的大规模联合执法共 26 次，日常巡查 560 余
次，整治和清除围网 2.7 万米，执法参与人员
2300 人次，处理刑事案件 3 件，行政处罚 16

件。

当然， 九段沙不仅守护鸟类和鱼类等，也

为提升上海“绿色 GDP”作出贡献。

研究表明，九段沙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和生
态价值潜力巨大 ， 其碳汇能力达到每年
349757.3吨二氧化碳， 约相当于 12万辆燃油
小轿车每年释放的二氧化碳的量， 是浦东、上
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

在保护一线坚持不懈勇于开拓，孙瑛结合
九段沙实际，因地制宜，大胆尝试，提出科学保
护“三中心三平台”的创新发展战略架构，并以
自己领衔的湿地保护创新工作室为平台，带领
团队横穿在上沙、中沙、下沙和江亚南沙，开辟
30多公里集执法、科研、宣教为融合的 5条综
合样带，完善科研监测体系，建立《九段沙生物
多样性基础监测年报》，先后组织完成 20多项
课题研究，发表《上海市九段沙湿地生态环境
和管理保护对策》等论文 8篇，其中多篇获奖；

并筹建了专家网络和执法网络，构建了研、学、

管一体的框架，建立了浦东三甲港湿地生态示
范基地。

19年春夏秋冬，孙瑛和这片 4.2万公顷土
地的九段沙已经互为见证。 春天又来临了，九
段沙上的动植物又活跃起来。远离它们的城市
的街头，车来车往中，没有人留意到，孙瑛车牌
上的数字：963，就是九段沙的谐音。用这种方
式，她将生命里的一段宝贵经历，时刻随身携
带。

荨孙瑛，1967 年出生于上海。 上海
市劳模， 感动浦东十大人物等。2015 年
获全国劳模（先进生产者）称号。

九段沙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左上图由受访者提供）

曾经的“母婴公交车”

■吕高生

20世纪 80年代初，上海遇到一次生
育高峰。孩子多，入托难，许多工矿企事业
单位纷纷开办托儿所，应对职工子女的入
托入园问题。然而，由于当时早晚高峰的
公交车厢内拥挤不堪，许多怀抱婴儿的女
职工每天挤车上下班，叫苦连天。

1983年 6月 1日，申城街头出现了
“母婴车”，为怀抱婴儿的乘客提供专门
服务。曾在 71 路“母婴车”上担任五年
售票员的盛品芳回忆：“‘母婴车’ 开通
后，只让怀抱婴儿的乘客上车，往往到
第三站大世界站就已经人满为患，满车
都是怀抱婴儿的乘客，后面上来的年轻
妈妈都只能站着。后来，我把售票台开
辟为儿童专座，冬天天气冷，我带上自
己缝的布垫， 放在冰冷的铁皮售票台
上，让孩子坐得舒服些。”1986 年，增辟
“母婴车”被列为上海市政府 15件实事
之一，各公交公司开始纷纷开辟“母婴
车”，最多时日均近 200班次，并形成了
“母婴车”专线网络。

如今，昔日乘坐“母婴车”长大的婴儿
都已踏上了工作岗位。一位已结婚生子的
王女士至今还对自己儿时乘坐 “母婴车”

的情景记忆犹新：“现在的孩子可以坐地
铁、乘私家车，但我们小时候坐在‘母婴车’

上，每天看到那么多乘客，也好开心。”

据一位公交“老法师”回忆，20世纪
90年代初， 上海市政建设步伐加快，大
批市民动迁到城市边缘的新村小区，而
大量中、小学生仍在原户口所在的学校
读书。他们每天早上背着沉重的书包挤
上公交车， 时常因车辆拥挤而下不了
车，耽误了上课的时间。而当时，怀抱婴
儿的乘客逐年减少，为改善学生的乘车
条件，公交公司逐步将“母婴车”演变为
中小学生班车。

当时，49路每天发 3个班次， 给沿
途上学的中小学生和老弱病残孕等提
供专门服务。此外，每天早晚高峰时段，

巴士一电公司所属 18条线路在终点站
设立“红、绿领巾”优先上车点。此举赢
得了学生家长的称赞。特别是在隧道五
线浦东终点站，解决了附近家长们每天
送孩子过江上学的烦恼。

1998年 9月 1日，当时的大众三汽公
司向社会公开承诺在 45、62、63、69、112、

117、224、706、708、717 路等线路上开通
“母婴—中小学生班车”，由党员、星级驾驶
员担任学生班车的驾驶员，为学生提供安
全、准点、方便、快捷、舒适的服务。

到了 20世纪 90年代后期，高峰时
段怀抱婴儿的乘客越来越少，“母婴―中
小学生班车”的职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逐步变成“学生班车”，各公司根据线路
的特点，设置了“学生班车”。45 路途经
向群中学、市西中学、位育中学、南洋中
学、逸夫职校及复兴小学，每天发 4个班
次。519 路车队在运营中发现不少学生
到 519路途经的天山中学、姚连生中学、

玉屏二中等学校上学， 因此也开通了学
生班车。自 2010年 9月 1日起，每天清
晨 7点，6路长白路终点站都会准时开
出一辆学生班车。春去秋来，风雨无阻。

“说话一定要有根据”

3天后，钟南山觉得必须去医院了。

多少人生死不明，疫情正四处蔓延，情况
越来越严重，他一天都不能耽搁了。

他拖着虚弱不堪的身子来到了办公
室。打开门锁他都感觉有些吃力。他来到
病房，装作若无其事，就像平日出差回来
一样，迈动着“有力”的步伐。遇见了同
事，他理一理头发，笑着跟他们一一打招
呼。几个知情人看到他，不敢相信，有人
轻轻说：“所长上班来了！”

有的同事不知道钟南山得了肺炎，

只知道他身体有些不舒服，太劳累了，需
要休息几天。 没想到他瘦了整整一圈，头
发猛然间白了很多， 憔悴得让人心痛。几
个细心的同事看到钟南山手上的诊断单、

化验单和病历不时往下掉，他的手微微发
抖，自己竟然毫无觉察，有人看着就忍不
住掉泪了，别过脸去，还不能让他看到。不
知情者心里在问：他的身体怎么啦？虚弱
到这个程度了！这怎么能工作啊！他还要
到 ICU非典重症隔离监护室去？

钟南山虽然随和温润， 但他的话不
容置疑， 别人也不敢随便反问。 他说进
ICU病房，劝也没有用。

口罩、帽子、防护服、护目镜、手套……

他们一边帮他往身上穿，一边暗自担心，

担心他随时倒下来。

钟南山穿上防护服， 跟别的医生混
在一起，病人也能认出他来。患者熟悉自
己生命的保护神， 从他的一举一动就能
感觉到是钟南山来了。 这是人求生本能
之一种吧。

一位姓梁的病人说：“我知道， 那是
他，他们都穿白大褂，捂得这么严，我意
识不是很清醒，但我还是认得出钟院士，

这个就叫心灵感应吧。有他在我面前，我

的心就踏实了。”

梁先生是重症病人，昏迷了 5天。急救
时，他非常狂躁，出现了幻觉，觉得有人在
害他。他把身上的针管全都拔掉了，大喊大
叫。谁都压不住他。

钟南山过来了， 他并没有用太大的力
气，就把他压住了，病人一下子就安静了。

钟南山见他意识并没有完全丧失，就问他：

“你知道我是谁吗？”对方说：“我知道，你是
钟院士。”

钟南山说：“那好，你知道我是谁，那你
就要躺下来。”

梁先生平静了，开始接受打针。

2003 年清明节，尽管忙，钟南山还是
决定和家人飞到厦门，一起去为父母扫墓。

父亲留遗嘱把骨灰撒到鼓浪屿的大海上。

父亲是他最尊敬的人，他一生说实话、

做实事，充满正义和良知。父亲是个孤儿，

被厦门鼓浪屿的一户钟姓人家抱养， 取名
钟世藩。钟世藩从小很有志向，从厦门同文
书院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 经过 8年专业
深造， 钟世藩获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当了
助教， 在协和医学院遇到了同样来自厦门
鼓浪屿的同学廖月琴。 廖月琴在协和医学
院学习护理专业。他们身在异乡，同是鼓浪

屿人，很快就相互仰慕，彼此萌生爱意。

钟世藩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学
习病毒学，两年后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他毅
然选择回国， 出任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任。

廖月琴也被派到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

后来，她参与创办了广东省肿瘤医院。两人
结婚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是钟南山。

钟世藩对病人尽心尽责，下了班，还常
有病人找上门来，请他去看病。他们大都是
急急而来， 钟世藩放下手中的事也是匆匆
而去，风雨无阻。登门求医的什么人都有，

贫富贵贱他一视同仁。 找上门来的大都是
急病，尽管这些都是分外之事，钟世藩却从
不敢耽搁。平时他坚持大查房，认认真真书
写每一份病例， 他写的病例不是当医生的
人也能看懂。他能少用药就少用药，能用便
宜药就不用贵的药。

20世纪 50年代，钟世藩在广州创办中
山医学院儿科病毒实验室， 这是全国最早
创办的临床病毒实验室之一。 他依托实验
室从事病毒研究和研究生培养， 成为那时
中国医学界赫赫有名的“八大金刚”之一。

钟世藩七十多岁时， 为了把自己几十
年来宝贵的临床经验分享给后人， 决定写
一本书。 那时他的眼睛出了问题， 视力减

退，只能靠放大镜才能看书、写书，最后放
大镜也不管用了，他得了白内障，只有请人
帮他来看。

他每天去图书馆，查资料、写作，那时
图书馆无人阅览，经常只有他一个人，钟世
藩捂着一只眼，艰难地写着《儿科疾病鉴别
诊断》，4年时间写下了 40 万字。《儿科疾
病鉴别诊断》出版后十分畅销。他把一半稿
费给了帮他抄书的医生， 把自己的一半再
分一半给了帮他查阅资料的人， 余下的稿
费全部买了书送人。他对人好，一心希望别
人都能过得好。

这些品性几乎也是钟南山的写照。钟南
山不只是子承父业，连行医与为人处世都一
模一样。看到父亲当医生，既能救死扶伤，又
受人尊敬，钟南山从小立下了当医生的志愿。

“文革”时，钟南山和父亲在农村，有个
孩子得了肾病，一直尿血。当地医生诊断他
是肾结核。钟南山懂得不少肾病知识，想在
父亲面前表现一下， 就头头是道说起肾结
核该怎么怎么治。 父亲问他：“你怎么知道
他就是肾结核？尿血的情况多种多样，肾结
核只是其中一种， 你怎么能肯定尿血就是
肾结核？说话一定要有根据。”

“说话一定要有根据”这句话让钟南山
震动，一生都不曾忘记。

钟南山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调皮、贪
玩，为了玩耍还逃课。家里给他的伙食费他
没有交到学校，自己买东西吃就花掉了。有
一次，母亲问他交没有交伙食费，他撒谎说
交了。母亲是个认真的人，她感觉苗头有些
不对，就去学校核实。

知道这件事后， 一向严厉的父亲并没
有骂他，只是说：南山，你自己想一想，像这
样的事应该怎么办？就是这一句话，让钟南
山一个晚上都睡不着， 一种羞耻感深深折
磨着他。他发誓，从此之后再不说谎话了，

要讲实话。

（十三） 连 载


